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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家族小说中阴盛阳衰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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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家族小说由描写男性为主变为以描写女性为主，并开始对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塑造，在男女性别关系上呈现男
性阳刚的衰退与弱化，以及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可称之为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对男尊女卑正统秩序的颠覆，不仅展示了文

学发展的新风貌，而且预示着社会的演进和变化，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生活背景与知识阶层文化心态。

［关键词］明清家族小说；阴盛阳衰；性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５６－０６

Ｏ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Ｓｔｒｏ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ＷｅａｋＭａｌｅ”ｉｎ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ｃｔｉｏｎ

ＰＥＮＧＪｕａｎ１，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ｕｎａｎＦｉｒ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２０５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ｎｔｏ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ｒｅｓｈａｐｅｄ，ｓｏｇｅｎｄ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ｓ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ｕｒ
ｐａｓｓｉｎｇｍｅｎ．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ａｎ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ｓｔｒｏ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ｗｅａｋｍａｌｅ”，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ｔｔｈｅｓｕｂ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ｏｒｔｈｏ
ｄｏｘｏｆｍａｌ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ｒｄｅｒ．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ｙｌｅ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ｏ
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ｌｉｆ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ｅｒａ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ｏ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ｗｅａｋｍａｌｅ；ｇｅｎｄ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性别文化是指父亲（兄长）－丈夫 －子侄和母
亲－妻子－女儿两个性别谱系在社会道德伦理中
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生成的历史和现实状态。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男尊女卑是阴阳乾坤说的

基调，女性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总体上处于

弱势。明清时期繁盛兴起的家族小说无论长篇与

短篇、文言与白话，皆以家庭、家族为描述轴心，扩

及点染世态人情，最能集中而深入地揭示在家庭与

社会关系中性别文化的演进。明清家族小说由描

写男性为主变为以描写女性为主，开始对女性形象

进行重新塑造，在男女性别关系上呈现男性阳刚的

衰退与女性对男性的超越，可称之为阴盛阳衰的现

象。这种对男尊女卑的正统秩序的颠覆，不仅展示

了文学发展的新风貌，而且预示着社会的演进和变

化，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生活背景与知识阶层文化

心态。

　　一　欲女的情欲亢进与情场的角色倒错

明清家族小说中，《金瓶梅》的出现在性别描写

方面带来了重要转变：人物描写由以男性为主转变

为以女性为主；［１］而且，以开放的态度描写女性的

欲望和冲动。其中以潘金莲为代表，其情欲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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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娟：明清家族小说中阴盛阳衰现象研究

无视道德伦理，打破一切禁忌，这是小说塑造的经

典的“欲女”形象。潘金莲有强烈的性欲，她将武大

毒死，与西门庆苟合成夫妻，甚至不惜饮精吞尿，千

方百计地投其所好。她还和仆人琴童私通，与女婿

陈经济乱伦，被赶出家门后又解渴于王婆之子王潮

儿。李瓶儿私通并属意西门庆，先后与花子虚和蒋

竹山冷淡开交，而在性关系上以西门庆为“医奴的

药一般”（１７回），贪图纯粹的快感。庞春梅因五十
开外的周守备房事不力，遂在陈经济、周义身上纵

欲求欢。还有王六儿借色图财，命妇林太太堕落无

行。在迎合与满足男性欲望的同时，这些女性通过

混乱的性行为释放着被压抑的感性原欲。虽然西

门庆在商场、官场上善于投机钻营，在情场上依靠

自己“潘、驴、邓、小、闲”的本事追欢逐色，肆意发挥

着自己作为男性的征服欲与占有欲。但他在进行

性榨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被榨取，面对潘金莲的

主动进攻和强烈欲望，他渐渐无力招架，越到后来

越表现为惧怕与纵容。七十九回，西门庆酒色过

度、肾水枯竭，渐有病入膏肓之症，而潘金莲在其重

病期间，“晚夕不管好歹，还骑在他身上……（西门

庆）死而复苏者数次。”［２］这场景与结局惊悚地呈

现出性别倒错。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关系中，财与色

的鼓荡令两性关系失衡、紊乱甚至颠倒。欲女相对

于浪子而言，正如小说中的色箴：“二八佳人体似

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

骨髓枯。”

《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中的家庭家族题

材类故事，多有“女追男”式的性别角色互动模式，

女性的热烈主动与男性的被动游移形成情场角色

的错位。市井女子们大胆奔放，她们对男性美质的

欲念大胆而直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

初见范二郎便抱有“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

可知好哩”的欲念，还巧借向卖水小贩找茬骂架来

表白对范二郎的爱慕之情，传递个人信息；《崔待诏

生死冤家》中的璩秀秀趁郡王府失火逃出，提出与

崔宁“先做了夫妻”的要求，不惜要挟懦弱的崔宁从

命。闺秀小姐们也敢于为情欲而献身、越轨，《警世

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李莺莺

私下与西邻张浩相会，倾诉自幼爱慕之心，愿通媒

妁结两性之好。因令乳母告白父母欲与浩议姻而

不获允，遂于张浩私相好合。第三十四卷王娇鸾小

姐知情慕色，见到美少年时便挑动情心，想着若嫁

得此俊俏郎君方不枉聪明一世，后与周郎传诗递

柬、幽期密约。这两个故事都模拟了《西厢记》情

节，结局虽一喜一悲却都呈现出女主人公的叛逆与

勇气：李莺莺得知张浩软弱地遵父命与他人议婚，

选择对簿公堂，维护自己的婚约；而娇鸾因周郎背

信，临死前用计将冤情以南阳卫所文书的形式传递

给吴江大尹，终于惩治了薄幸郎。李渔拟话本小说

中将“女追男”的模式发挥到极致，演绎为众女争夺

战，《连城璧》卷九《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

才子》写吕哉生自孩童时便粉嫩可爱，常被妇人们

搂抱亲热；少年时，妇人们有“以摩疼擦痒为名，竟

要他浑身摸索”，未及 １３岁便对男女之事多有知
晓。因他难寻对头，在妓院中行走，引得“男子不去

嫖妇人，妇人倒来嫖男子”，三位名妓占定了他，要

敛资择配为市恩之计；而吕生自己相中的寡妇曹淑

娟与其他几位美姬水火不容、醋意喧腾，他装病寻

死才终于调停了五美关系。另外，不少情欲故事

中，女性以赤裸裸的性欲代替情的诉求，如《警世通

言》中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三十八卷），《喻世

明言》中的《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四卷），《张舜美

灯宵得丽女》（二十三卷），《醒世恒言》中的《陆五

汉硬留合色鞋》（十六卷），《吴衙内邻舟赴约》（二

十八卷），“二拍”中的《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

报旗铃》（《初刻》二十九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

妹病起续前缘》（《二刻》二十三卷），《两错认莫大

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二刻》三十八卷）

等等。

这些家庭家族小说一方面固着于根深蒂固的

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特征鄙夷和警惕，将女性妖

魔化；一方面也是市井文化好色好货的世俗取向的

反映，同时包含着对于自然人性的顺应和追求，这

有明代中期以来风气变化的濡染效果。

　　二　妒妇悍妻的冲击夫权与夫妻的尊卑倒置

在家庭伦理语境下，男尊女卑、夫唱妇随是为

常理，自古以来妒妇代表着女性恶德对秩序的破

坏。明清时期的家族小说不仅大量描写了多疑善

妒的妒妇形象，还突出地刻画她们令人畏怖的虐待

倾向。《金瓶梅》中潘金莲虐待秋菊，折辱孙雪娥，

逼死宋惠莲，惊死官哥儿，并气死李瓶儿。《红楼

梦》中夏金桂性格乖戾，刚过门就既降服薛蟠，又酷

虐香菱，还责骂婆婆、体罚下人。《金云翘传》中的

宦小姐于千里之外派鹰犬擒来丈夫偷娶的翠翘当

丫头调教，欣赏二人相见却不能相认的苦楚与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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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醋葫芦》中的都氏从最初动口不动手到以打

骂为常态，为防止成硅与其他女性有染，还在其性

器官上盖戳加印。还有《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

《疗妒缘》中的秦淑贞等众多“胭脂虎”［３］形象。不

仅有正妻吃小妾的醋，还有小妾吃正妻的醋并加以

谋害的，如李渔《连城璧》卷十《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事》，陈氏向正妻杨氏当面良善结恩

义，背后却施以阴谋与陷害。小说中不禁感叹：这

些妒悍女子的气魄与才术，连王官刑法都治她们不

下。《连城璧》卷七《妒妻受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

之魂》中写淳于氏不仅软硬皆施拿定丈夫，并且调

停家人大战众书生，她遣散了二妾后，被远近妇人

夸为“大奋雄威”、女中豪杰，还有妇人去拜师求她

广行教化。妻妾日益霸道和强硬，男子越发被动与

软弱，男女矛盾和形象对比极具张力，呈现复杂

情态。

不和谐的婚姻关系对于男女双方的伤害本是

双向的，但男性文人着意呈露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的

创伤记忆和体验，而对于妒悍心性生成原因缺乏女

性性格与现实逻辑的解释，多诉诸于超自然力与因

果报应。如《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以鞭挞、火熏、

针扎、嘴咬、囚禁、诅咒、炮烙、射箭等非人道的方式

来虐待丈夫，甚至还虐打公婆、气死亲生父亲，这恶

姻缘是前世报应。《醋葫芦》中都氏是天界昴日鸡

星之妻，由于生性泼悍、犯嫉妒之罪而投胎成人。

小说往往以“天生性妒”遮蔽对女性心理的探究、理

解与同情，无视女性生活的现实境况，极力夸张妒

悍恶行恶德，试图为捍卫男性权威世界寻找借口。

小说中借助第三方如僧道、灵怪、冥狱等神道设教，

惩戒妒悍之妇，令她们幡然醒悟，从而回复妻贤妾

美子荣的和乐境界。而惩戒方式多残忍而奇诡，如

无子之报、鬼神托梦警醒、减损寿命等天谴，以及众

人殴打、裸露身体、损毁容颜、被恶人强暴，甚至设

计圈套引诱失节，以期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然而，在夸张暴露与设法疗治的过程中还是侧

面说明了女性自主性的增强和女性权力的声张。

清五色石主人在《八洞天·反芦花》中分析男子惧

内时指出女性在势、理、情三个层面的强势。妻贵

要仰其阀阅，妻富则资其财贿，妻悍须避其打骂，这

是地位与性格的强势；又有妻子淑范贤德、文采才

华、含辛茹苦；再加容颜美艳、年少娇弱让人钟情怜

爱，可谓情理优势。在明中期以来商品化浪潮影响

下，功利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潮搅缠在一起，伦理规

范也渐趋现实功利，女性地位和夫妻关系逐渐发生

着改变。她们在理家才能上颇为务实干练，令主外

之夫也颇为仰仗，甚至文才特出，不弱于男子，而且

有夫妻伴侣意识，恩威并施能令百炼钢化绕指柔。

《疗妒缘》中秦淑贞认为“一夫一妻，人伦之当”，若

妻妾吃醋争风，必然家人离心，而小妾生儿育女后，

家产分割与情感偏向会有更多的危机，故而极力捍

卫自己的地位。《醋葫芦》中都氏坦言初婚嫁时相

敬如宾，但勤俭持家、辛勤致富后，丈夫娶妾求子之

言频生，害怕自己成为弃妇，难免怨怼不平。她们

有对于自身地位的担心和现实的考量，用妒与悍来

反抗夫权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不过，个别文人这

些细节上对于妒妇悍妻的体谅还是淹没在了对她

们的恐惧、仇恨与不安之中。

从这些逐渐越界、凌驾于夫纲之上的妒妇与悍

妻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男权传统下的尊卑倡随之

序、男性文人的优越感正在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他们急于对冲击夫权的妒妇悍妻进行讨伐与惩治，

以期捍卫夫道尊严与男性权威。

　　三　贤妻良母的扶助担当与男性的缺位无能

传统中国一直以家族兴盛作为社会繁荣的基

础，家庭与家族兴盛的首要责任在于男性家长与继

承人，而女性则成为其父亲或丈夫有无德行的反射

体。［４］在明清家族小说的家族兴衰模式中，常出现

男性家长缺位或继承人无能的情况，小说刻意标举

贤妻的德行、智慧与坚忍，良母的言传身教与家道

维持，以女性对男性的匡扶与成全凸显其非凡的人

格力量。

（一）贤妻的巧智匡夫与忍苦成夫

明代中后期以来富而失教的社会风气下，子弟

堕落败家的现象真实地反映在明清家族小说中。

在家族盛衰的格局中，往往以“女助男”的模式凸显

出淑女贤妻们情感、德性、才智、财富全方面的付

出，一般可以分为巧智匡夫与忍苦成夫两种情节

类型。［５］

“三言二拍”中多呈现出明代小型家庭的生活

形态，小家庭的发迹变泰、丈夫的功成名就往往少

不了贤内助。市井女性的活动区间往往更自由，更

易突破传统角色设定。《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

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曹可成是一意在花街柳巷行走

的败家子，赵春儿为报赎身之恩，毅然在他穷途之

际陪伴、引领其重振曹家。她预先埋好足够捐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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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蓄，待丈夫成器时取出使用；丈夫三年任官后，她

提醒丈夫及时收场、全身而退。《初刻拍案惊奇》中

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

马氏丈夫整日呼朋引伴、宿娼嫖妓、家私荡尽，她苦

劝无效后暗自积蓄私房钱，后在浪子回头时解除燃

眉之急，化解危局。“有智妇人，胜过男子”，这些角

色的才智突破了“妇人见短”的成见。

尽管信奉的是传统的女德节义，也不乏夫贵妻

荣的世俗考虑，妻子们深明大义、忍苦成夫的过程

展现了并非附庸的人格尊严和持久钟情。《醒世恒

言》卷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中白玉娘新婚六日

便鼓励夫婿程万里及早脱离主人自谋出路，而丈夫

缺乏信任、几番误会并向主人揭发，她仍无怨无悔。

被发卖后她立志贞烈不愿为妾，日夜织布抵偿身价

后出家为尼，２０年后夫妻再续前缘。在中上层仕
宦家族和贵族之家中，由于人际关系更加复杂，闺

德淑范的约束更严苛，妻子们不能干预家庭以外的

事务，所以她们更多是隐忍担忧与苦心规劝，就算

被误解、冷淡而始终和衷温存，历尽苦楚成就夫君。

《林兰香》中的燕梦卿德才容工兼备，耿朗初感其节

孝与美貌，一度和乐相得，对她言听计从；后因金

钗、诗扇怀疑她不贞，其幽静隐忍更引起不满，加之

任香儿的离间，嫌隙重重。梦卿为他断指合药、剪

发织甲、诞育一子并持久忍耐，直到去世后，经她调

教、大有其遗风的春畹终于助夫抚子成人、修身理

家。《歧路灯》中的孔慧娘自幼家教甚严，面对不成

器的谭绍闻结交匪类、赌博、捧戏子种种恶习，好言

规劝、款意匡夫，以至于忧心成疾早逝。经她调教

的冰梅一尊她的遗风，趁时劝诫绍闻、照顾兴哥儿

读书，最终浸润成效。这些贤妻的付出有催人泪下

的悲情，也有逆境中的勇气和坚忍。

（二）良母的言传身教与家道维持

家族中男性长辈缺失时，女性长辈也能担当起

维系家族的家长职责。明清家族小说常常出现无

父书写，权威、完美的父亲形象被大量负面的父亲

形象所代替，子辈多蜕变为恶棍流氓、纨绔子弟，［６］

在这种背景下，主母的正负面之效便成为家族兴衰

的关键。由于家族小说往往借助笙歌重奏、浪子回

头来寄寓反思，所以相较于反面的母亲形象，良母

形象被理想化而更见突出了。市民小说中塑造了

含辛茹苦的母亲形象，如《石点头》卷三《王本立天

涯求父》中王父为躲避差役抛下妻儿绝情而去，王

母２０年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孝心醇厚千里寻父。

《醒世恒言》卷３５《徐老仆义愤成家》中颜氏丈夫去
世后，析产分家时她与两个幼子被两位伯伯算计。

她与老仆阿寄协力同心经营置产，使得家道兴旺。

小说中极力褒奖寡母形象，她们忠厚善良，勤于理

家，言传身教影响子孙。《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母

亲晁夫人便是典范。她冷静地处理了儿子晁源被

情妇之夫所杀的事端，料理其丧事，并在闹饥荒和

洪水的时候，把家里聚敛的不义之财散去接济穷

人。在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成才之后，她把丈夫的妾

所生的遗腹子当做自己亲生儿子般扶持，把家里操

持得井井有条、长幼有序。后来，她被赐予了 １０４
岁高寿，死后成仙被封为峄山女神（九十回）。尽管

她并未能及时挽回儿子的厄运，但却用传统的治家

方式免除了家庭的彻底崩塌。

贵族显宦家族的母亲多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贤明有理、博学多识，能担当起教子成才的重任。

《红楼梦》中贾珠的遗孀李纨青春守寡，生活于仕宦

家族却清心寡欲，唯知侍亲养子，贾府子孙后来多

不济，只有贾兰爵禄高登。《林兰香》中寡母形象通

情达理：耿朗母亲康氏中年寡居，治家有法，５岁上
就令子读书，因他性情未定、好听人言，为他物色贤

内助；耿朗正妻林云屏之母杨安人独具慧眼，颇能

识人。她们生命的枯槁与母性的伟大皆让人唏嘘。

另外，贵族之家鉴于内外有别往往辟出女性特定的

领地，良母们以其权力呵护了才女文化与自由心

性。《红楼梦》中的贾母是大观园中文化活动的重

要资助与维护者，她率领贾宝玉为首的孙儿孙女以

及众媳妇们在大观园游玩享乐，也纵容了青春女儿

们自然无拘的心性与情怀。才子佳人小说中，母亲

们开明的择婿观对子女们多有启发，理智的婚姻观

与价值观也成就儿女佳话。

尽管天使般的贤妻良母形象皈依于传统道德

伦理，牺牲了太多的个性与自我价值，但是相较于

男性家长或男性继承人的缺位无能，她们有更令人

尊敬的人格与才能，有着非凡的人格力量与无比坚

忍的气质。

　　四　孝女烈妇的刚烈坚心与世风的疲弱颓败

孝义和节烈在明末危局和明清鼎革之际有着

特殊的时代印痕，纲常失序、世风疲弱的时代背景

下，孝女和烈妇的形象便具有对伦理道德的皈依的

意味。在明清家族小说中，孝女与烈妇在面对社会

和人性诸恶之时，所揭示的人心的暗黑与残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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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同类小说。

《石点头》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中的宗二

娘与丈夫周迪外出经商，因丈夫不谙世情以致本钱

被盗，后又遇着扬州城将官战作乱被困城内，兵戈

后闹饥荒遭遇人吃人的惨祸。小说写当时有人开

起行市，把人当猪羊售卖，还有各种名色：老人家叫

烧把火，孩儿家叫和骨烂，白瘦者叫淡菜，黑壮者称

为羔羊。尽管宗二娘有见识预先储备，但终熬不过

长时间的粮荒。周迪的贪生怕死与二娘的刚烈冷

静形成鲜明对比，为成全周迪母子，二娘卖身市上

换得盘缠助夫归家。仁义充塞才会有如此惨绝人

寰的炼狱图景，小说所写虽为唐代故事，但明清时

这样的惨像的确真实上演。十二回《侯官县烈女歼

仇》叙述了申屠娘子为夫报仇的故事，小说生动刻

画了侯官当地恶霸勾结官府横行地方的现象。方

六一家私巨万，交接黑白两道，还纠连闽浙两广的

亡命之徒和海盗泛海通番、奸淫掳掠。为了夺董昌

妻子，方六一利用书生年少智浅，以仰慕文才为名

主动结交，殷勤馈赠；然后勾结海盗“扳倒天”诬陷

董昌谋反，令其下狱，他勾结官府，捏合罪名，制造

冤案，却在董昌及家人面前假意周全，董昌至死都

没察觉是为其所害，反而感恩戴德。整个过程中，

书生的迂阔幼稚和奸人的狠毒阴险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妻子申屠希光的细心敏感与见识超人也与之

鲜明对照，丈夫死后，她很快从蛛丝马迹中确认歹

人奸谋、将计就计，在新婚之夜手刃仇人，并将首级

献在夫君坟前后自缢而死。其不惜鱼死网破的反

暴复仇意识，具有鲜明的血缘观念和强烈的地方色

彩。明清之前小说中已有悠久传统的女侠形象与

孝女形象结合起来［７］，在《儿女英雄传》中以侠女

十三妹的形象呈现了孝与侠、情与义的融合，小说

中以男主角女性化的外貌特征和略逊一筹的谋略

与武艺来反衬她的阳刚气质，何玉凤被当作男孩子

养大，她闯荡江湖，为父报仇，行踪神秘，光彩照人。

她背负着复仇的使命，但克制自己不去杀死迫害父

亲的官员———因他是朝廷重臣，她不因私仇而坏国

家之事。在得知仇人被朝廷正法后，她觉得使命已

完成，打算自杀，后因安水心劝说她安葬父母并延

续家族的香火时，才答应不死。

《醉醒石》中第五回《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

烈妇捐躯》是在明末倭寇之患的背景下发生，倭兵

进城之际，姚指挥身先士卒、为国捐躯，正妻武恭人

欲与之同死，因存祀之念与小妾曹瑞贞抱着孩子四

处躲避。当时，有倭寇进城烧杀抢掠，有当地无赖

假装倭子抢劫，还有本该护民的官兵劫掠女子。瑞

贞为保护夫人和孩子自愿舍身，她以必死之心指责

官兵：朝廷养兵是要守城池、救百姓，现在不能救护

城池，反而掳掠百姓，天理何在？！小女子不贪恋性

命与众兵的贪图快活鲜明对照，她的义正言辞于众

兵而言是没人听的“道学话”。《西湖二集》十九卷

把故事设置在元朝，蒙古人也尽染中国节义，多那

女便是孝烈女子。她是忽术娘子的义女，拒绝家主

的偷情，危难之际尽心伺奉家主，尽力为家母守护

家财，家母重病时割股煎汤救治，拒绝嫁人来终身

陪伴主母。后来红巾军、白莲教攻入杭州沿家抢

掳，她舍弃财宝保护主母，并自刎而死。小说结尾

用此侠烈忠义的女子反讽“如今假读书之人，受了

朝廷大俸大禄，不肯仗节死难，做了负义贼臣”。晚

明国事日非、世风日下，特别是国难当头贪生畏死

者比比皆是，晚明文人对明代心学影响下形成的尊

身、珍生、纵欲的风气进行反思，以孝女和烈妇承担

的现实苦难显写诸恶，让她们的殉身标榜节义道德

的伦理价值。

　　五　才女的才情超越与才子的阴柔弱化

晚明以来，没有政治名分和地位的女子成为文

化纯洁的象征，她们没有参与政治俗务，不会被野

心和世情所污染，特别是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出身

高贵、年轻貌美的才女成为情的理想和真的化身。

小说在性别角色的塑造上，呈现佳人的文士化

与才子的女性化，尤其是男女易装改扮的情节中更

有雌雄莫辨的角色互渗。书中常常描写这些才女

才慧非常，宛如书生性情：水冰心自小被当作儿子

般教养，“一应家事都赋与他料理”（《好逑传》第三

回）；山黛每日“淡妆素服，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

书作文，以自娱乐；举止幽闲，宛如一寒素书生”

（《平山冷燕》第二回）。《林兰香》《红楼梦》《金云

翘传》中的众才女，《春柳莺》中的梅凌春、《平山冷

燕》中的山黛和冷绛雪等等，不但擅诗赋文章，能琴

棋书画，理财、治家、经商、谋天下事无不精通，甚至

比才子还要异能特出、胆力卓识。《白圭志》塑造了

五位才华横溢的佳人张兰英、杨菊英、刘秀英、帝女

璧玉、秦王女金鸾，她们为觅偶、为炫才而改扮男

装，在文华殿中折服文士，同时被封为翰林学士。

《醒风流》中冯闺英为光宗耀祖男装进策，被皇帝擢

为第一，敕封为闺阁学士。小说中惯常使用的女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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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装情节，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不具性别优势的女性

试图进入男性社会的越界，尽管易性乔装的尽头并

非是取代阴柔弱化的才子们去治国平天下，才华张

扬、繁华落尽后的回归闺阁才是她们的归宿，这更

多的是作者性别认知的局限，反证了传统社会对于

女性的压力和偏见。

在爱情对象的选择和婚配的实现上，小说突出

表现了才女们知己伴侣意识与尚情理想，她们被赋

予了相当的自由，而才子们属于被拯救的对象。这

些才女往往拒绝达官贵人、名门望族子弟，而对穷

困潦倒、家道式微的真才子青睐有加，她们的慧眼

识人加上雪中送炭，激励才子奋发图强、自我实现。

而在小人作乱和重重磨难中，才女们一方面清贞自

守、忠贞不渝，如《定情人》中江蕊珠以投水自尽来

实践前盟，《麟儿报》中幸昭华以易装逃婚来表明心

迹；一方面俏胆权变，热肠义气，化解自己危难同

时，也救助落难避祸的才子，如《好逑传》中的水冰

心以孤女身份救铁公子虎口脱险。

这红颜知己的理想和完美的才女形象是男性

文人构筑的诗意生活与情爱理想，未免有女德的皈

依和众美环绕的臆想，仍存在男性中心视角。然

而，其中内含了明清知识阶层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

与同情，特别是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长篇家族小

说中，边缘化的文人将女性理想化，传达出对传统

儒家价值体系（男性话语）的疏离，以及对于父权文

明的强烈自省意识。

由明清家族小说中的阴盛阳衰现象，我们可以

探查男性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性别意识的演变和进

化。市民意识强烈的话本家族题材小说往往欠缺

人文情怀，将女性形象妖魔化；在中下层文人创作

的家族小说中，作者们往往底气不足，或丑化其彪

悍，或幻想欲望补偿。随着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流

行，在更具独立意识的文人小说中，作者们洞悉男

权社会的颓败与堕落，既关注与珍爱女性，也能理

解和同情女性的命运与悲情，在她们身上熔铸了社

会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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